
年又入日

年，

年

陈仪幼时喜读《史记》，好论前人功过。他目睹国

势 危，思以马上治天下，乃弃商求学，东渡日本学习

军事。归国后，曾任陆军部二等课员。

本陆军大学深造，从此奠定在军界的地位。

孙传芳入浙，陈任第一师师长，随后接替夏超第一次主

浙。北伐军兴，所向披靡，陈仪遣人与蒋介石联系，暗

受国民革命军番号。孙传芳得密报，陈仪险做刀下之

鬼。

年，陈仪远游欧洲归来，出任国民政府兵工

署署长、军政部次长。海外之行，使他对中国的前途、

国家的建设作了种种设想⋯⋯

陈文瑛口述

月

先父陈仪，曾名陈毅，字公侠，又改公洽，自号“退素”。

日（清光绪九年，癸未三月二十七日）生于浙江绍

兴。祖父炳镛，字静斋，祖母王氏夫人。



年，第一次求学日本及辛亥

年，第二次赴日本及寓居上海时期。

年，青少年时期。（二）

陈仪的早期经历，大致可分为四个时期：（一）

革命时期。（三）

（四） 年，浙江时期。

陈仪幼年好学，涉足经史典籍，孜孜不倦，特别爱读《史

记》，好论前人的得失成败。祖父陈静斋经常出外经商。叔祖父

陈荪阶是前清秀才，赴杭州蒋广昌教学，大伯父陈威和陈仪随

行，与蒋抑卮先生同从叔祖父学。当时，祖母希望先父学商，故

后将陈仪召回，进绍兴怡丰钱庄当学徒，业师为高尚德（字伯

俊）。陈仪学师期满，得到祖母同意，再次赴杭求学，入杭州求

是学堂，该校系浙江大学前身。

年，陈仪考上官费与同乡邵明之（后改铭之）等结伴

东渡日本。这是陈仪第一次去日本，到日本后人成城中学，为后

日人士官学校作准备。当年成城中学毕业的中国学生因故不能直

接人士官学校，陈仪乘此空隙进了陆军测量学校学习。一年后人

日本士官学校第五期炮兵科、炮兵射击学校第四期。 年鲁

迅、许寿裳、邵明之和陈仪曾在日本东京合影留念。当时孙中山

先生在日本倡导革命，陈仪是光复会会员，且与徐锡麟、秋瑾、

蔡元培、蒋尊簋、蒋方震、蔡锷等结识甚早，爱国革命之志早有

萌发。

年毕业回国，在陆军部任二等课员。（后来陈仪常说

起：“凡事不可能一步登天，我就是从二等课员做起的。”）

年，辛亥革命，武昌起义，浙江也随之而起，蒋尊簋

（字百器）为浙江第三任都督。蒋尊 ，诸暨人，毕业于日本士

官学校，同盟会会员。当时他在浙江颇孚人望，由其领导革命，

为各界人土所尊敬。蒋尊簋邀陈仪为助手，委陈仪为都督府军政

司司长，负责后勤后备等事宜。由于陈仪工作认真负责，人多



年朱瑞班

信赖。

其时，朱瑞率领浙江支队支援江浙联军攻打南京，在克复南

京后，南京临时政府委朱瑞为陆军第六师师长。

师回浙，他恃功而骄，有夺权之心，但对蒋尊簋则不敢当面攻

击，他们密谋策划，先把陈仪迫走，以孤立蒋。在一次军事会议

上，朱瑞指使其部下首先发难攻击陈仪后备供应不力。陈仪一怒

也辞职，朱瑞便取得了都督地

参议。

之下，即弃职而去，不久蒋尊

位。

年军政府改组，陈仪应召去北京任政事堂统率办事处

年袁世凯窃国，改号“洪宪”，蔡锷（松坡）以计离

京去滇反袁。袁派陈仪赴津追蔡回京，陈仪到津与章宗祥、蒋百

里（名方震）商量，决定以“追不到”回报。不久陈仪也离职。

岁。

年，陈仪第二次到日本，入陆军大学，为中国留日陆

大第一期学生。先母沈蕙和我随行，当时我

年。

年，陈仪回国后，全家定居上海。先住在哈同路（现

铜仁路）民厚里，不久搬到辛家花园。后又搬到爱文义路（现北

京西路）联珠里和傅壮民医生同住，我们住西半部分，傅医生将

其余一半除住家眷外，并设立了一小医院。两年后，傅医生的医

务逐渐发展，陈仪也嫌人多繁杂，我们全家搬到隔壁一所三楼的

独家住宅内，一直住到

在此期间，陈仪在上海经营实业，与友人合资兴办裕华垦殖

公司，地址在江苏东台。同时经商，接办丝绸商业银行和钱庄。

当时经常往来有钱新之、李馥生（后任浙江实业银行总经理）、

蒋抑卮（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长）、蒋孟平等。

年，陈仪曾去日本，当时他任裕华垦殖公司经理。张

謇其时亦在苏北办实业（盐垦），因自然灾害及市场情况变化，

经营发生困难，必须另筹巨额资金，遂通过陈仪筹划向日本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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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之间，江苏军阀齐燮元与浙江军阀卢永祥

月年款。陈仪此次去日本，就是为了这件事。 日自日

本归国。在这次去日本时，陈仪娶了日本女子古月好子，回国后

改名陈月芳。

年到

为争夺上海而发生战事。福建方面的孙传芳乘虚入浙。浙江原有

第一师（即第六师改称）和第三师（即独立四十九旅扩充而成）

师长潘国纲、张载阳，因卢永祥失败而出走。

浙江地方人士怕受战火殃及，派代表赴孙传芳军表示欢迎，

陈仪为代表之一。

年孙传芳入浙江，任陈仪为浙江第一师师长，周凤岐

为第三师师长。其时一师内部复杂，陈仪怕不能胜任，辞不获

已，才去宁波接事。随后师部迁回杭州，驻梅东高桥。师参谋长

葛敬恩（字湛侯，嘉兴人，日本陆大毕业）；参谋项雄霄（嘉定

人，南洋陆师毕业）；一旅旅长石铎（字宗素，温州人，日本士

官学校毕业）；二旅旅长余宪文（陆大毕业）。陈仪接任后，锐意

整顿，将军官轮流受训，自己亲自讲课，并深入部队，一年后军

容有所改观。

年，孙传芳以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的名义，假

秋操之名，出动五路军队，进袭沪宁津浦一带的奉军。陈仪率领

一师沿津浦路北上，经过固镇和宿县两次战斗，把张宗昌部队打

垮。 月占徐州。孙传芳任命陈仪为徐州总司令。不久我们全

家从杭州迁到徐州，住在司令部后面的家眷住宅楼内。

陈仪在徐州搞了一些建设，如修筑徐州所属八县的公路，架

设电话，钻井取水供市民饮用，安定社会秩序等等。

年，夏超在杭州宣告独立，响应国民革命，被孙传芳

部下宋梅村杀害。孙传芳随即命令陈仪回浙江任浙江省省长。这

是陈仪第一次主政浙江。因为他本是浙江人，固心情十分兴奋，



很想为乡里桑梓办一些好事。可是不到三个月，有一天，父亲突

然要我们离开杭州去上海，而他却搬到省府居住。我们走后不

久，孙传芳派兵包围了梅花碑省政府，并将陈仪执送南京扣押在

联军总部，幸而当时蒋方震先生在联军总部为顾问，他与陈仪交

谊颇深，得蒋之营救，陈仪方得释放回到上海。

陈仪获释时，一师与孙传芳军隔江对峙，陈仪曾两次写信恳

劝孙传芳顺应革命潮流，响应北伐，然孙终不接受。

陈仪回到上海后，有人劝他收拾旧部，重整旗鼓，他说自己

不识诈虞，连累一师也遭受挫折，深感惭愧，所以不愿再干了。

年至

浅。

葛敬恩口述

年秋，陈仪是孙传芳所委派的徐州总司令，我担任参

谋长。在两年前，孙攻占浙江，将潘国纲统率的浙军第一师收

编，潘离开了军队。这支军队在浙江有悠久的历史，官兵们自成

系统，虽被收编，却非外籍军官所能轻易控制。孙传芳了解到这

一点，于是想利用陈仪，到上海邀陈出来充当第一师师长。孙、

陈原系日本士官先后同学，但无交情。陈与第一师历史关系也很

年，陈在浙江都督府担任过军政司长，后来因为本省

不同派系的军人互相倾轧，他被保定陆军速成出身的吕公望等一

派所排挤辞职而去。陈仪与浙江地方军队说不上有感情，这是孙

传芳注意到了的一点；但陈毕竟是浙江人，在军界资历深，这又

正适合了孙的要求。孙在政治上的做法之一是勾结地方势力相互

利用，为他摆场面，巩固地盘。这时为了控制浙军第一师而找到

年前，陈仪曾被任江北宣抚使，然未就职。

（项斯文整理）



陈仪。陈由于自己和第一师交情浅，知道我在这一师服务很久，

和官兵们相熟，便找我去当他的参谋长。我和他是留日陆军大学

的老同学，彼此向来关切，在这一时期，我俩共事颇为亲密，他

对我也是言听计从。

自从陈仪接受了第一师师长后，第一师在津浦路上屡立战

功，尤其在攻击张宗昌白俄铁甲车以及“任桥之役”中，第一师

的炮队都显示了威力。陈被擢升五省联军的徐州总司令。

当北伐军长驱进入湘赣的消息传来，陈和我曾在一起谈论当

时形势。我觉得南军这次北伐声势浩大，我们应该设法去人了解

北伐军的实况，及时早作安排；当时还未作脱离孙传芳的打算。

陈考虑到他向与蒋介石无缘，也没有可信任的朋友具备担此任务

的条件。我因辛亥年杭州光复之夕与蒋介石见过面（蒋那时任敢

死队队长）；黄埔军校开办之初，蒋着吴思豫到浙延聘教官，曾

托吴向我致意并邀我前去（吴思豫和蒋是留日振武学校同学，吴

与我是幼年同学），我就向陈说明情况，自告奋勇，愿去江西一

行。经过进一步细商，觉得若不先得孙传芳的默契，便如此去

做，可能闯出岔子；不如先以电报向孙提出建议，公开说明需要

了解北伐军内情以便必要的应付，请他指示。我们估计孙此时态

度骑墙，对南蒋北吴（佩孚）尚未分明敌友，正在观望风色，企

图投机取巧，因此这一建议可能适合孙的意图。果然电报到了南

京，正中孙的下怀，他立即复电，认为可以一试，且询问谁堪担

任去赣代表。陈复电提议派我前往，孙回电同意，并嘱我先到南

京见他，然后去汉转赣。我带了徐培根立即南行，到南京时，江

西形势突然吃紧，孙已匆匆去九江。我乃转轮船沿江而上，到了

九江，在“江新”轮上见到了孙传芳。此时，孙正策划避开与北

伐军接触，要求北伐军不打江西，移师沿京汉路北上，让北伐军

与吴佩孚部决战，自己俟机由赣西截击武汉，坐收渔人之利。我



他看作是当时所谓嵊县帮

在船上还见到了蒋百里；看到日本人冈村宁次也在船上，冈村是

孙的军事顾问。冈村宁次坚决主张对北伐军作战，并在孙面前竭

力反对我去汉口。蒋百里说可能孙的和战方针日内会突然决定。

我听了他的话，却踌躇起来。蒋百里是主张联南的，因孙左右多

是北方军人，主战的占多数，自己是南方人，疏不间亲，在船上

发表主张不便。但他仍催我去汉口，说在九江总部方面当为我尽

尊

力安排。我便到了汉口。当时，浙闽各团体和平代表张一麟、蒋

、魏伯桢、史家麟等到汉呼吁和平。我表面上是孙传芳的秘

密代表，实际是陈仪和浙军第一师的代表。

我在汉口见到了唐生智、陈铭枢、邓演达以及刘文岛夫妇等

人。他们答应代我向蒋介石联系，但不让我通过前线去见蒋，说

是武昌未下，路上难以通行。我和江浙各团体代表都被留在汉口

好多天。后来我才了解到他们是托词阻挡。不久武昌破城，我们

才绕了大圈子，中经长沙、株洲、萍乡、分宜、高安等处，到奉

新去见蒋。我在汉口与北伐军接洽时，以五省联军的力量作为谈

和的基础，说如果两军交战，北伐军未必可操胜券，而孙的军力

尽够应付。

我与魏伯桢同行到奉新，住在张勋的祠堂里。当时蒋介石住

在奉新天主堂内。我和蒋介石谈了三天，谈到当前的军事形势，

主要是讨论大局的发展。以前，我对蒋印象不是很好，一则我把

有关的人；二则因为他在民国初年

生活腐化，觉得他不宜为友。这番见面，颇有“士别三日刮目相

看”之感。他殷殷希望我参加北伐工作，不必再回徐州，我未应

允。我转达了陈仪的殷切愿望，希望能早日结束无谓的混战。关

于孙传芳，我对蒋说：“他不一定要和北伐军为敌，至于以后他

①嵊县帮是嵊县坏分子所结合的一派，蒋本人虽非嵊县人，但蒋母王氏是嵊县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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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态度明朗，则不分南北彼此合作，否则到时尽可收拾他，这也

并非难事。”蒋始终凝神听着，口中不时发出“嗯”的声音。我

在措词中一方面表示陈仪有接近北伐军的意思，另一方面也表明

我仍是代表五省联军。蒋没有明确答复，但希望与陈仪合作是肯

定的。

在我离开奉新之前，他一再同我商量把委任陈仪为十九军军

长的委任状交我带回。在汉口时，我已知周凤岐接受了第二十六

军军长的委任。拒绝接受委任恐不太合适，当时，我与陈仪的交

情尽能替他作一半主，所以便替他收了下来。临走时，蒋又给我

一封转交陈仪的亲笔信，写了十多张纸，每个字有核桃般大，他

还亲自送了我们一程。

我由江西回来时，闻孙传芳的军队已经被北伐军击败，正狼

狈地溃退。从汉口乘江轮路过九江，目睹散兵挟着木板等物泅水

渡江逃命，浮尸蔽江而下。此时浙省由于夏超之变，改换局面。

孙传芳因浙江省议会及浙江省各团体曾要求浙军回浙，顺水推舟

把陈仪调去当浙江省省长，第一师随同回浙。当初孙对陈表面说

得堂皇而且诚恳，许陈放手贯彻“浙人治浙”方针；但实际他在

玩弄手段，一方面分化浙江地方军队，一方面达到缓兵目的，使

北伐军不致遽入浙江。陈回杭就职之后，铁路线上孙的嫡系部队

在暗中布置。我回来时随身携有蒋介石的亲笔信和委任陈仪为第

十九军军长的委令，一路担心，过南京时，惴惴不安，未敢登

岸，一直随轮船到上海，就转往杭州。陈仪接受了委任状，但未

敢明白表示依附，仍旧以浙江省省长面目露脸。经过一时的酝

酿，浙江各界联合会发出了浙省自治的通电，陈为了不与孙冲

突，将所部第一师中的大部分调往宁波绍兴一带分散驻扎。两三

天后，孙部孟昭月旅出人不意，突然潜入杭州，立将留杭之第一

师部队分别包围缴械。陈命令不予抵抗，省长公署卫队亦被解除



量

武装。陈在署闻警，匆匆找我商量，要我从速离杭，设法集合被

缴械遣散人众，并联结一师各部保持组织。我由省府后门走出，

从海道到上海。此时我的想法是：（一）援救在浙省府被包围之

陈仪；（二）保全浙军第一师建制，妥当安排。

我到上海找到了张群，他代表蒋在上海做联系工作，实际他

也是赤手空拳，出卖风云雷雨。他联系的对象只是海军的杨树庄

和一些政治派系，调动不了实力。我因私人关系便与黄郛商

。谁知这一两天浙江的情况又起了新变化，陈仪已由孟昭月

（或上官云相）派人护送去南京看管，放弃了浙江省长一职。而

第一师由于拉成一条长线来不及集结，不久被由福建开来的周荫

人部截击分成数段，只徐培根所部在奉化抵抗了一阵，一部分投

奔了浙军第三师周凤岐。

因为局势有新变化，蒋由南昌屡有电报来，要我去南昌；黄

郛并力劝我就此参加革命阵线。这一阶段我去过南昌、庐山好几

趟，黄郛夫妇亦相陪。蒋要我担任总部参谋处长工作，因为这时

总参谋长白崇禧出任东路前敌总指挥由赣进浙，参谋处长张定璠

也被调遣出去，蒋面前没有适当的人，所以把我填了空。

（李子宽记）

蒋授谦口述

年，福建之孙传芳，乘卢永祥与齐燮元在黄渡一带酣

战，后防空虚，率部由闽北袭取浙江。驻防仙霞岭的浙江守军炮

兵队队长张国威，与孙传芳同学，没有什么抵抗，就放弃阵地，

①我和黄郛原是浙江武备学堂同学，又是亲戚，一向交谊甚厚。



月间到宁波防地就职。以葛敬

并拉拢浙江之日本士官同学出来工作，巩固自己地盘，博取浙江

民心。如聘蒋方震（百里，海宁人）为总参议，任陈仪为浙江陆

军第一师师长。浙江陆军原有第一、第二两师，建制已久，孙传

芳到浙后，把自己的嫡系陆军第二师编入，师长卢香亭，保持它

的传统番号，而改浙江陆军第二师为第三师，师长周凤岐。

陈仪接受了孙传芳任命，于

恩为参谋长（湛侯，嘉兴人），项云舫（雄霄，嘉定人）为中校

参谋，徐培根为少校参谋，石铎（宗素，温州人）为第一旅旅

长，余宪文（乐清人）为第二旅旅长。

陈仪在宁波就职以后不久，第一师司令部即开回杭州，驻梅

东高桥。陈治事甚勤，公私生活，非常刻板。黎明，轮流到各

团、营训练地点看士兵操练，官兵振奋，富有朝气。

年秋间，孙传芳不甘于局处浙江一隅，觊觎淞沪地盘，

借“秋操”之名，令第一师出动袭击奉系军阀杨宇霆部。陈仪得

到通知，以葛敬恩留守，自己率领两个团（记得是第二、三两

团），炮兵、工兵各一营，骑兵一连，经沪宁路渡江沿津浦线前

进，和卢香亭师并肩作战。夹沟、固镇之役，击退张宗昌军，进

入徐州。孙传芳以陈仪兼任徐州总司令，并将所属第二十四混成

旅李俊义部也归陈仪指挥。

陈仪任徐州总司令，仍以葛敬思为参谋长，以项云舫为参谋

处长，徐培根为中校参谋。徐恃才使气，忌之者说他自负太甚，

为此，陈约徐长时间谈话，徐心服，其后积极工作，仍为陈倚

重。

陈仪在徐州的时候，举钱宗泽（慕霖）为徐州警察厅厅长。

钱是一师旧人，为浙系保定军校出身的最早一辈，因陈仪出发

时，钱到车站相送，临时为陈邀去帮助。章世嘉（筱斋，绍兴

人）为铜山县长，章为童保暄任第一师师长时的副官。在一年多



月间，创设“浙江陆军第一师干部教导队”，队长

的时间内，由于部队还能重视纪律，军民之间，情感融洽，地方

人士，誉为军兴以来难得看到的部队。后来第一师开回时，徐州

人士热烈地欢送。

第一师驻扎徐州的时候，对地方建设，帮助也不少。如由徐

州通向萧县等地的公路，利用一师军工修筑；在城区也有军工修

筑了一条很长的环城马路。在著名的九里山建筑了一座可以容纳

一个师的营房。同时还在营房面前开凿洋井。由于地势较高，钻

探到几十公尺以下的深度才发现水源，解决了附近一带居民和兵

营所需的饮水。施工人员时常对人说，挖掘这口洋井，工程比造

营房艰巨。

年

由中校参谋徐培根兼任。我也由参谋处书记兼任教导队书记。学

员则由全师班长和上士中考试及格后入队受训，修业期间一年，

分两学期，结业后分发各团营见习，以军官任用。第一期学员约

仅

百人，期终测验，部分学员不能进入第二期，因此结业时分发的

余人。当时课程，超过五省联军军官学校。秋间，孙传芳

来徐州检阅教导队时，表示嘉慰，奖金特优。后来学员分发时，

改名为“徐州干部学校”。

年秋，夏超接受国民革命军十八军军长，在浙江宣布

独立，截断孙传芳的后路。第一师在徐州的高级军官在一个集会

上（孙传芳经常轮流召见各部队的高级军官到五省联军总司令部

谈话）听到孙军的李宝璋谈说：“我（李自称）只要用一团兵力，

就可以击破夏超。”朱锡麒（中校参谋，后升第一团团长）和徐

培根（中校参谋后升第四团团长）说：“夏超现在的实力，不能

轻视他了。”及至夏超失败，感到有些突然，出乎意料之外。

孙传芳收复浙江后，缩短防区，任陈仪为浙江省长，仍兼第

一师师长。陈先回浙任事，第一师也陆续撤回浙江。第二团和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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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侃）和陈有私交，向孙报告军事形势的时候，谈及第一

兵营驻防杭州，其余各部队开赴浙东，第四团和教导队驻福建五

夫（教导队长始终由徐培根兼任，徐升任第四团团长，教导队就

跟着四团行动）。

年，陈仪在徐州时，国民革命军北伐，已向武汉推进，

参谋长葛敬恩向陈仪建议，陈又向孙建议，并得蒋百里的协助，

派葛去武汉，想迎头找国民革命军与之协议，主张各沿津浦和平

汉铁路分头并进北伐。其后武昌既下，葛就由湘入赣，在奉新县

与蒋介石见面，秘密带回“国民革命军第十九军”的番号。陈正

考虑怎样向孙传芳建议，怎样来和国民革命军合作之时，夏超失

败，陈即匆匆来浙继任。当时军政各方面接触频繁，局势混乱。

其时第三师的周凤岐，已由九江退回浙江，已经接受国民革命军

二十六军的委任，四处放出空气，准备行动，外间已是满城风

雨。这时驻防杭州附近的孙军孟昭月、王淼部，他们从夏超独立

以后，与浙军有隙，听到浙军不稳的风声（自然也是接到孙传芳

的指示的），就径自开入杭州，包围浙江省政府，缴第一师驻杭

部队的枪。陈恐糜烂地方，没有令部队抵抗。但官兵缴械后，愤

怒不平，冒着危险渡江向绍兴集中，准备起义。陈本身初被扣押

在梅花碑省长公署，大约经过两昼夜，由盂昭月派员解赴南京五

省联军总司令部软禁。

第一师在绍兴与孙传芳军隔江而守，听到师长被软禁于南

京，就酝酿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十九军，准备作战，对被缴械的二

团，重行整编，补充兵器。但因内部人事还待调整，没有正式公

布番号。

陈仪被禁在南京联军总部时，孙传芳在鸦片烟榻上见了他

说：“你暂时在我这里休息一下吧！”孙的参谋长刘宗纪、秘书长

陈

师在绍兴的行动，认为第一师官兵对陈印象很好，可以责陈出来



年元

块钱的旅费。陈见孙没有表示，就留

安抚，清除敌意，勿使加入国民革命军。陈因此得释。到达上海

后，立即陈述自己对国民革命军的看法，以局势利害，劝孙当机

立断，不再与国民革命军为敌，并缮成一信，派弁目李锦文去南

京报送。等待约一星期，没有复音，再派陈卓霖去南京催询前函

情况。孙收到陈仪的两次来信后，没有作出决定，仅由副官处出

了一张收据和给送信人

月中旬之间的事。在上海。这大约是

云人）看到我们回去，慰劳

第一师官兵在绍兴听到师长脱险的消息，军心振奋，准备行

动起来。教导队提前约一个月结业，分发原来的团队见习。我也

回到参谋处工作。参谋长施伯衡（

一番，不久，林蔚（蔚文，台州人，系葛去武汉后向陈仪推荐）、

陈铭阁（守谦，河南人）渡江来绍，经过会议正式改编为国民革

命军十九军，遥奉陈仪为军长，在陈不能到职以前，由第一师师

长石铎代理。军之下编为两师，以原来第一旅及所属第一、第二

两团为第一师；第二旅及所属第三、第四两团为第二师。一师师

长兼代军长，二师师长兼任前敌总指挥，保持均势。炮兵团长林

显扬（达深，黄岩人）很想扩编成旅，但因兵员武器无法补充，

也只得与骑兵、工兵、辎重各营一样，归军部直辖。

旦，在绍兴大校场公布成立时，还增设了一个政治部，政治部的

主任是杜伟（时霞，青田人）。

十九军成立以后，不能偏守绍兴一隅，即开展军事行动。经

过高级将领的商议，决定向宁波、宁海迎击周荫人军，认为周荫

人军由福建行军入浙，长途奔驰，疲乏不堪，地方舆情，不会对

周军有利，可以一举而击破之。主张最力的是第一团的朱锡麒与

第四团的徐培根。他们俱有野心，想打垮周荫人部，吸收他的散

兵，扩充自己的实力。他们对师长只是表面上的尊重，骨子里有

自己的一套打算。当时发布命令，施伯衡对我说：“蒋书记，徐



时到达。次日下午，看到第一团长朱锡麒右臂包扎纱布

培根的命令，慢一点发，他动作快，怕配合不上。”

决定向宁海进军，攻击周荫人部。第一团和四团先行开赴百

官，司令部所属各处继续开动（改编后的军司令部和一师司令部

没有什么区别，仅名义上多了一块牌子），深夜从水道起行（约

月上旬的头几天）开到西坞，停留半日，午餐后再开方门，约

在午后

负伤下来，在我的铺上休息，说部队不听命，要我拟电报报告上

海陈仪；又问我徐培根消息怎样，下来没有？我以不知对。傍

晚，他离开军部。这时前方败兵，向方门而来，势如潮涌。军部

派炮兵营长姚永安率领卫兵坐守门前，指示他们向指定地点集

中，他们也没有进入司令部。入夜，前线已被周军击破，大势已

去，军部人员陆续出走。我向施参谋长询问行止，他说：“你看

大家往哪里走，你就跟他们走。”我说：“文件、地图呢？”他说：

“快烧。”我完成这个任务后，和蒋汉槎（参谋）、陈建子（见习）

等离开方门，向石浦方向前进，想到那里乘轮船至上海。沿途不

少退下来的人，谈失败经过，说主要是学派之争，讲武堂与保定

军官派的斗争很激烈，讲武堂出身的张乐等人，不听保定出身的

特别是朱锡麒和徐培根等人的指挥。其次，一师士兵过去出省作

战，倒还很勇敢，可是这次在省内作战不肯卖力。第三团在新昌

遭遇敌军，新昌、嵊县籍的士兵，见家乡在望，无心作战，秘密

把枪埋了，翻山过岭地跑回老家去了。他们地形熟悉，记住埋枪

地点，准备事平之后重来挖掘。所以部队没有支持几天就溃散

了。但也有自动集结，保持一部分实力的。

我们到达上海，见到了师长，才知道徐培根在宁海失败后，

只身来到上海，写了一个“十九军在宁海作战失利”的报告，径

自往江西投入国民革命军行列。

陈仪在上海得到第一师被击溃的消息以后，要林显扬去台



共进退，同时离职。蒋、

州；季遇春去温州，分头收容。他们因为陈平时相信朱锡麒、徐

培根，受到排挤而隐恨未消，迟迟其行。又值农历年关，忙于私

人事业，遂失去时机。

林显扬和季遇春虽没有及时收容一师散兵，但一师散兵部分

在宁波天王寺集合。工兵营长奚骏声收容了不少，他和余宪文收

容的散兵在杭州集训，东路军何应钦看到一师余部不足一军，便

改为一个师的编制。在酝酿改编中，朱锡麒等邀陈仪来杭州加强

活动，因沪杭路中断，陈仪由宁波海道而来。到达不久，余宪文

通电就十五师师长职，陈就由原路返上海。至是从辛亥建制起来

的浙江陆军第一师，成为历史上的名词。一师官佐不受十五师改

编的，由陈函送东路军总司令部任用。

第一师的瓦解，除上述内部纠纷外，第一师旅长余宪文、石

铎的明争暗斗，不择手段地争夺权位，还有一个郑佐平也想插上

一手，以致弄得内部很混乱。同时，何应钦最忌浙人得势，从中

破坏。当时蒋介石曾一再叫葛敬恩任第一师师长，将它整顿恢复

起来。葛因内部矛盾很多，外有何应钦作梗，故葛推辞不干，最

后就编为十五师。

杜伟口述

辛亥革命时期，蒋尊簋任浙江都督时，陈仪是浙江军政司司

长。后来朱瑞代蒋为都督，他与蒋尊

陈之间，私交不恶。此后将近十年之间，他始在北洋政府有过一

段宦海升沉的经历，后在沪开办一家丝绸银行，经营不善赔本蚀

光，乃束装东渡，进日本陆大深造（陈仪早年先后毕业于日本士

官和炮兵学校），学成返国，回浙再任军职。



年秋操，孙军

年秋，孙传芳入浙，夏超等人以陈仪与孙有同学之谊，

促驾到桐庐迎接孙传芳，两人相偕抵杭。孙向陈询问蒋方震的近

长职

况，经陈之推毂，蒋来杭与孙会晤，孙即以潘国纲所遗第一师师

蒋，蒋固辞，转荐陈仪为师长。陈仪自此开始带兵，在宁

波接收潘国纲旧部，部队番号仍旧。我当时任宁波警察局局长，

军警接触频繁，彼此由是订交。后来我入北京陆军大学，他给我

挂上一名师部附员，按月支薪，津贴学费。

势力扩及苏北，陈仪虽非孙的嫡系，但相当被器重，论功行赏，

调陈率所部驻徐州，膺防守司令名义，声势不小。

年大革命前后，我从北京南下，至徐州见陈仪，谈起

北方军政混乱局面，其时正值张作霖入京，冯玉祥出走，有人说

张像“李闯王”。陈对我说：“北方军阀当权，政出多门，统一中

原是不可能的。我已劝馨远（孙传芳字）与南方合作，前几天派

葛敬恩去汉口，你可代我去山东、河南进行联络，暗中观察动静

如何。”我说：“张宗昌是胡匪出身，樊老二（钟秀）也是豫匪，

我们很难同他们交往。”陈就委我去汉口帮助葛敬恩进行活动。

我抵汉晤葛敬恩后，葛告我已接蒋介石来电，准备到江西奉新与

蒋会晤。这时武昌还在北军手中，葛嘱我在汉口与邓演达、陈铭

枢、唐生智等三方面联络。迨武昌守将刘玉春向北伐军投降，我

又衔邓演达命密赴九江策动周凤岐师反正。我完成策反任务后，

又到上海协助钮永建策动夏超独立。不料夏超起义后，其十八军

在嘉兴作战，失败之速，几乎出人意料，多年经营的保安总队，

经不起宋梅村旅一击，即溃不成军。夏超独立失败后，孙传芳调

年陈仪继任浙江省省长，仍兼第一师师长。陈于 月率所

部回浙履新，留第二团与骑兵营驻杭州，其余各团分驻绍兴至五

传芳抵抗北伐之师，在南

夫一带，是为陈仪之第一次主浙，也是适逢其会。正当此时，孙

铁路线上（涂家埠至九江）被革命军



月在绍兴大校场宣布易帜，遥奉陈年

击溃，全部向苏浙边境败退，孙亦逃离九江，退居南京老巢。先

是，陈在徐州时，已与北伐军互通声气，暗中早经接受国民革命

军给予的第十九军番号，准备乘机观变，易帜响应。但因新接浙

江省政，某些行政上的措施，尚未布置停当，想跟孙传芳面谈，

敦促与南方合作，一时也没有机会。而浙江革命的空气，却已风

声鹤唳，草木皆兵。此时在九江的周凤岐师，已暗中接受国民革

命军二十六军番号，班师回浙，社会哄传，谣言繁兴，都说陈、

周两人态度不稳。驻在临平笕桥一带的孟昭月、王淼部队，认为

浙军不尽可靠，自恃为“大帅”（他们尊孙传芳为“大帅”）嫡

系，效忠到底，竟不向“大帅”请示，擅自率部开入省垣，勒缴

第一师驻杭的季遇春团（二团）及骑兵营（卫队营）的械。当时

官兵义愤填膺，向陈请示，要求抵抗，陈以众寡悬殊，后援不

继，如果发生巷战，难免地方糜烂，因令季遇春团和骑兵营官兵

缴械。官兵于缴械后，冒着孙军截击的危险，自动渡江，向绍

兴、五夫一带集中，待命改编，加入国民革命军行列。

署。

陈本人在所部被缴械后，即被孟昭月看管在梅花碑省长公

日夜，旋又被押送南京，软禁在孙传芳的五省联军总司令

部。时为

罪，首尾不足

年的年头岁尾。陈仪这次出任省长，从接印到待

个月。

陈仪蒙难不久，驻在绍兴、五夫的第一师主力和两个旅长

（第一旅旅长石铎、第二旅旅长余宪文）就干脆打起国民革命军

第十九军番号，于

仪为军长。第一旅旅长石铎为第十九军第一师师长兼代军长职

务，第二旅旅长余宪文为第二师师长兼前敌总指挥，杜伟为政治

部主任，开始向宁波西坞方面行动，准备迎击孙军周荫人的部

队。大敌当前，理应团结一致，无如事实上的表现，却是群龙无

首，内部派系之争，甚于敌人。如第四团团长徐培根、第一团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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